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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无声，风化于成。今天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人格气质、思维方式与社会建构，都是过去传统的
延续，这些传统的形成，自然离不开古代先哲的塑造。阳明心学便是其中之一。阳明心学诞生于浙东，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
必然结果。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文化深达海内外，历久而弥新，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思想光芒。

今年，恰逢王阳明550周年诞辰。今天介绍的三本新书，化深为浅，化无形为有形，为我们提供了一窥堂奥的门径，有助于让阳明
心学的核心思想进入普通人的心灵和生活中。

符利群

《风定鄱阳湖》 撷
取心学大家王阳明伟
大 一 生 中 的 闪 光 片
段，讲述了王阳明在鄱
阳湖一战定乾坤，以短
短 43 天力挫宁王朱宸濠
策划 10 年之久叛乱的历
史传奇。

王小七之父为锦衣
卫，早年追杀被贬贵州
的王阳明，因失败被奸
宦刘瑾所杀。王小七遂
迁怒于王阳明，假冒王阳
明好友湛若水的随从李八
斤(因病而亡)之名，欲劫
王阳明生祭其父。其间发
现另一锦衣卫之后汪大用
被宁王朱宸濠收买，也在
追杀王阳明。李八斤欲擒
拿王阳明生祭其父而阻其
贸然行动，反成王阳明的

“保护神”。
大 才 子 唐 伯 虎 被 朱 宸

濠聘为谋士，教娄妃书画。
耳闻目睹朱宸濠将发动政
变，在娄妃暗中相助下，以装
疯裸奔逃离宁王府。

王阳明力挽狂澜，以少
得可怜的兵马、近乎以卵击
石的微薄之力、匪夷所思的

“空手套白狼”的手法、世
所 罕 见 的 强 大 心 理 战 术 和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精确攻略，鄱阳湖一战定
乾坤。此时，李八斤已然由杀手成为王阳明的忠实护
卫。

“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千金之珠
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
避毁徒啾啾。”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王阳明暂
时退隐于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江湖，回乡传道授业其念
念不忘的心学⋯⋯

历史上，王阳明与唐伯虎并没有现实交集。唐伯
虎十二册页名画 《山静日长图》，王阳明为之题词唐
子西诗，成了这两位明代大名士仅有的时空交集之
作。这也为我创作这部历史小说提供了二者可出现
在同一文本中的理由之一。问题是，王阳明平定宁王
之乱是正德十四年(1519 年)，唐伯虎受宁王之聘在正
德九年(1514 年)。让二者在同一时空出现并生发交错
纠缠的故事，显然是违反历史真实性的。好在，文学的
虚构性留下了宽容的转圜余地，我将唐伯虎的故事延
后数年，遂让二者有了同一时空对话的可能性。

李八斤、丘十八、汪大用、曹二⋯⋯当然是虚构
的人物。刘瑾派遣两名锦衣卫追杀王阳明，真实存在
于历史中。这两个无名无姓的小人物，构成了王阳
明跌宕人生中不可不提的一环，他们当年若得手，
或许今天就没有王阳明的传奇故事了。

这些人并未存在于 《明史·王守仁传》 中，但
他们一定会存在于 500 多年前，在纷纭乱世浮浮沉
沉。或与王阳明同途而行，或擦肩而过，或回眸一
望，走向各自的宿命⋯⋯

这些年写过不少历史散文，这也是促成我创作
历史小说的最初动因。王阳明是历史人物，也是一
位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社会人物。他在庙堂，也在
江湖乡野；他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也在坊间豆棚
闲话中。

历史小说是“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其他可能性”
(马伯庸语)的一种写作，我深以为然。《风定鄱阳
湖》 在史实、史识、史见的基础上进行适度艺术
加工，拨开历史迷雾，厘析风云诡谲，明悉人心
错综，洞见心学与权术的较量，探微圣人与奸佞
的争锋，体察正义与邪道的辩驳，将真实历史行
进中遗落的踉踉跄跄行走的小人物搀扶起来，掸
一掸他们身上的尘埃，使之重新归位，继续行
走、说话，演绎一段别样的历史章节。

三四年前断断续续写这部小说，到 2021 年已
然成长文。年末一算，到 2022 年正好是先生 550
周年诞辰，不由讶然。这一部 20 万字长卷，算
是为先生 550 周年诞辰献礼吧。本书为历史小
说，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叙事，
但仍有惴惴之感，深恐有所冒犯。

每年冬春，我都会去余姚龙泉山中天阁走
走，那是先生讲学处。一小片蜡梅红梅与古宅
翘檐互为映照，清香古雅至极。我敬拜过阳明
先生的雕像后，总会在门槛坐下，闻幽幽梅
香，看古旧的檐瓦，看檐前开了又落的花、
卷了又舒的云，耳边似隐隐有语：虽有天下
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

小说出版后，我会在梅开之时携书再登
中天阁，去瑞云楼，读几段给先生听，想必
先生也不会太苛责于我。《传习录》 记载王
阳明弟子黄以方相问：近来妄念也觉少，
亦觉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
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实用功，便多这
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会妥帖；若才下得
些功，便说效验，何足为恃？

是的，我“且去着实用功”便是了。
本书有幸列入 2021 年度浙江文化艺

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2022 年余姚市文
化精品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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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有将一本书一口气读完的
——除了时间因素之外，大部分的理
论著作,不像小说等文学作品内含让
人放不下的情节。著名学者周志文先
生撰著的 《阳明学十讲》 则是个例
外。在阳明先生 550 周年诞辰前夕，
收到刚刚由中华书局印行的这本书，
一翻便上了瘾。倒不是书中有什么传
奇经历、惊险情节，恰恰相反，作者
朴实无华的言语背后，透露出的是平
民化的阳明心学。这一点，深深地打
动了我。

情不自禁忆起了 2000 年与前辈学
人林继平先生结缘的情形。当时，正
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我，
召集了中国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学友，
一道聆听林先生讲解阳明学奥义。第
二年，林先生根据我等整理的录音稿，
印出《王学探微十讲》一书。受林先生
影响，我的博士论文《李二曲心性实学
研究》尝试首提“心性实学”一语，不能
不说与阳明学渊源颇深。

近些年来，阳明学成为国学普及
中的显学，“心学”“知行合一”甚至
成为权威主流话语中的常用语和高频
词。我亦曾通读阳明全集，粗浅梳理
过其后学，但对阳明学的整体发展历
程并不十分清晰，翻阅坊间的一些传
记和相关演义，常常陷入治丝益棼的
窘境。周志文先生的 《阳明学十讲》
篇幅不长，仅 17 万字，该书的思想表
达、条理线索非常简洁，这方面让我
十分解渴。

诚如 《阳明学十讲》“后记”所

言，这本书是由广播讲稿改成的，听
众是普通大众，所以尽量做到了口语
化，把事说得平易近人。有时不得不
引用原文，也选明白易晓的。全书没
有做烦琐的注解，亦少引证时下学者
的说法，显得十分清爽，极有利于大众
阅读。作为普及读物，周志文先生力
求将阳明学还原于生活实践，他认为

“阳明学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一
种简单的做人哲学”。周志文先生奋
力为普通人打开一扇通往修养堂奥
的大门，让我们“见证了一个具有实
践能力的知识分子，即使身为地方官，
在乱世中仍能有所作为”的儒者形象。

周志文先生说，他自己受的学术
训练，不容许在没有根据的情形下

“杜撰”一个“新”的阳明，因此受
限于材料不容易探到阳明人格的“纵
深”。这既是谦辞，同时也反映了作
者做学问严谨的一面。周先生是文学
博士、中文系教授，其学术专长包括
明清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在 《阳明
学十讲》 中却很少发挥文学的想象
力，表现更多的是史家的求真精神。
搜“广”才能索其“精”。从周志文
先生对历史上著名的关于阳明学的评
断的论述中，端可显示出其深度。正
面的评价如黄宗羲在 《姚江学案序》
中所说，“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
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
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
绝矣”。这使得中国传统最高的理想

“做圣人”，不仅限于读书人，更向大
众迈进了一大步，连一般人都可以做
到。这是阳明学高迈的精神，也是他
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贡献。

负面的评价如顾炎武、王夫之
等，甚至把明亡的责任推到阳明与阳
明后学上，这就大有问题了。良知心
学，为理学注入新的源头活水，这是
有很大贡献的；以事功论，阳明一生
平定当时三个国家级的乱事，功业彪
炳，岂如一般读书人只在书斋徒呼救
国而已？如以知识界轻视闻见之知来
指责王阳明，还可以说有些道理，但
以明代亡国之责 （大部分应是政治、
军事或经济上的原因） 来追究阳明，
其实完全是找错了对象。阳明平乱之
后，往往会在当地立社学、兴书院，

用教化与组织 （新设与调整地方行政
的县、巡检司等） 来改变原本落后的
社会，这就使得平乱不只停留在军事
阶段。化民施教，使民众知礼守法，
即深深影响到一地的长治久安，而不
求治理的表面成绩——这是之前的名
将也好、地方官员也罢，未能做到的
事 。 对 阳 明 的 “ 致 知 格 物 ”“ 心 即
理”“四有”“四无”等关涉心性幽微
诸论，周志文先生的评价不限于古
论，他精辨区分，持正中议，体现了
一位学问大家平实深厚的学养。

周志文先生认为，研究一个人，
还需要一些“私”领域的资料，譬如
他生活上的偏好、饮食起居的习惯，
以及人际关系或与人相处的细节等，
就算是缺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的光明，往往得靠他身后的阴影来衬
托，所以阴影是重要的。如此，创作
出来的传记，才是一个活生生的高矮
胖瘦、会思考、有行动的人，而非一
个薄薄的抽象的“纸片人”。我们看
到，一些推重“心学”者，笔下显露
出来的阳明形象往往高岸、雄伟，普
通人难以企及。就连亲炙弟子钱德洪
也这样想，“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
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阳明却驳
斥说“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
见？”周志文先生在 《阳明学十讲》
中极力把阳明作为普通人、在别人看
来似乎是“不可理喻”的方面写活
了。《年谱》 形容阳明自小个性“豪
迈不羁”，这既可理解为自由奔放，
又可理解为不受约束、任性而行。在
平定宸濠之乱后，武宗亲征，阳明公
然不顾皇帝颜面，不愿配合演出荒诞
的闹剧，毅然将虏获的宸濠交给宦官
头目张水之后便匆匆离职。他和大弟
子相聚，竟说出“我今才做得个狂者
的胸次，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
罢”这席话，颇似“你说我狂我便狂
给你看”，语气倔强得像一个赌气的
孩子。阳明写 《朱子晚年定论》，罗
钦顺指陈其所引朱子之话不见得皆出
自晚年，一般学者顺势更正可也，阳
明知道自己考证不周，却不去更改，
强作“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
晚年者矣”的辩解。这些偶尔呈现的

“意气”，显得人物更为鲜活，更具有

生存感与说服力。“ 夫 学 贵 得 之 于
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
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
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
其 言 之 出 于 庸 常 ， 不 敢 以 为 非 也 ，
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
少宰书》 里这段精彩的文字，充分
代表了阳明对学术的真诚及生命中
极具爆发力的血性。正如周志文先
生 《阳明学十讲》 中所指出的，阳
明对学生的影响与感召，不光在学术
层面，更在于整体的人生。

阳明讲学爱说“愚夫愚妇”“匹
夫匹妇”，高深的心学寻常男女也可
入门，一般平民经过努力也可以成为
圣人。这是有理论根据的，就在于要
从“良知”的第一念入手。基础的判
准 点 在 心 ， 而 不 在 外 “ 理 ” ——

“理”是圣贤做主，心是我做主；真
正的“理”源于“心”，故阳明主张

“心即理”。良知心学一开始确实显得
明快有力，可以说直截又根本，给长
久以来笼罩在迷雾中的心性之学，注
入了一种崭新的诠释力量。阳明并没
有兴趣引领群众运动，但他的良知
学，确实在民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在社会上所形成的影响远盛于当时的
官方学术。它孕育出了一个特殊的门
派：泰州学派。该派人物有盐丁、樵
夫、陶匠等，他们普遍出身于较低下
的阶层，这些人对阳明的良知学感兴
趣，即便一知半解，却行动很快，二
话不说就把良知“致”了起来，并且
又照“知行合一”那一套“行”了起
来。他们把本属于学术领域的东西，
拿到社会上“使用”起来。阳明本人
就说过，“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
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本 意 也 有 把 良 知 推 向 社 会 的 倾 向 。

“良知说”让所有人“重拾”做人的
信心，不受地位或知识之所限，只要
努力，没人能阻挡你成为圣贤。

阳明学的主要观点以及后来的发
展流变、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及其影
响，《阳明学十讲》 中皆有钩玄提要
的讲解，通俗易懂，脉络清晰，引人
入胜。

平民化的阳明心学
——读周志文《阳明学十讲》

方其军

我曾目睹王阳明书法名帖 《客座
私祝》 真迹，500 年前的点横撇捺，
依然遒劲。如果不是因为文物保护的
要求，我真想摩挲一番。就近着品
赏，我想，当年阳明先生书写时差不
多就这样的距离。阳明先生的呼吸，仿
佛还在纸页之上游走。我觉得，修身养
性读阳明书帖同样是一个途径。近来，
听说计文渊先生编注的《王阳明书迹》

（上中下三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
版，便饶有兴致地找来品读了。

就搜集、整理和考订等层面的研
究而论，计文渊可谓王阳明书法研究

“第一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
始，作为阳明故里的书法研究者，计
文渊沿着王阳明的足迹自费考察，曾
赴江西、安徽、湖南、贵州等地，步
履所至，或攀岩爬壁，将找到的王阳
明字迹拓印下来；或摄影笔录。计文渊
渴望从先贤留下的诗文、书札、碑刻等
手迹中，从那些或清晰或斑驳的线条
中，找寻先生遗留的风骨和强大的生
命气息。1996 年 7 月 ，《王阳明法书
集》 编成，由西泠印社出版，成就了
王阳明研究领域的一段佳话。

计文渊的王阳明书法研究，处于
国际阳明学顶流。1995 年秋，计文渊
收到时任余姚市政协主席章亦平转来
的信。展开一看，落款人是日本阳明
学大家、《王阳明大传》 作者冈田武
彦。冈田武彦曾为王阳明故居及墓地
修复等在日本四处奔走、募捐，还到
阳明先生逝世地江西青龙浦参加祭
祀，含泪读祭文，在阳明学的研究与

传播上功勋卓著。他写信给计文渊，
所为何事？原来，计文渊搜集王阳明
书迹的举动在阳明学术界已产生影
响，远在日本的阳明学学者亦有耳
闻，冈田武彦想向他要王阳明 《记功
碑》 全文，用来观赏、研究。

计文渊欣然应允，将从江西庐山
拓来的 《记功碑》 拓片双线勾描，做
成厚厚的折页，寄给冈田武彦。冈田
武彦称王阳明书法“骨挺神骏，笔势飘
逸，流畅清丽，有弘毅、峻拔、飘逸之气
象”。除冈田武彦外，与计文渊有过神
交或实际交往的日本阳明学大家还有
多位，比如阳明学版本学权威、早稻田
大学教授永富青地。2007 年，永富青地
参加一次学术活动，因为在与会名单
上看到计文渊的名字，特地带上新著

《王守仁文献学研
究》，在 活 动 中 送
给计文渊，书中提
到计文渊及其《王
阳明法书集》的成
果。这是他们的第
一次见面，之后两
人 成 为 频 繁 联 系
的学术友人，每有
重 要 收 获 ， 都 会
交流。

在 《王 阳 明
法 书 集 》 出 版
后 ， 计 文 渊 仍 在
搜 集 王 阳 明 书 法
的 路 上 奔 波 。
1996 年 后 ， 陆 续
获 得 、 拓 印 的 王
阳 明 书 法 作 品 已

是 《王阳明法书集》 收录的倍数规
模。计文渊说：“ 《王阳明书迹》 可
以说是 《王阳明法书集》 的精选版，
两者相比有增删。”《王阳明书迹》 收
录阳明书屋所藏王阳明存世的书法墨
迹及拓本 40 件，释文由王阳明书法墨
迹图版整理而来。释文以繁体字排
版，并加标点及分段。异体字、俗写
字等均改为规范繁体字，有缺漏或错
字的酌情加以订正，并加方括号注
明 ； 损 字 或 无 法 辨 识 之 字 ， 则 以

“□”代之。整体书法作品列示以年
代先后为序。

计文渊认为，王阳明书法作品不
仅有书法审美功能，还有文献校正作
用。2011 年 1 月，当他得知日本千叶
县有户人家保存了 《思归轩赋》 书

迹，便委托在大阪工作的一位学生与
对方取得联系。书迹留有“文化八年
辛未四月双钩藏于考槃书室，元本佐
藤大道珍藏，古山恒”的字样。计文
渊考证认为，这是 1811 年一位叫古山
恒的日本人，以日本阳明学大家佐藤
一斋珍藏的 《思归轩赋》 为蓝本所作
的双钩摹拓。从书迹来看，与王阳明
的书法风格一致，每个字都散发着先
贤的气息，可确定是珍贵善本。2011
年 8 月，计文渊手捧上下两册的 《思
归轩赋》 书迹，感叹：“这套宝贵的
先贤书迹最终以阳明在世时日思夜想
的故乡余姚为归宿了。”当发现明嘉
靖刻本 《阳明全集》 与明隆庆版 《王
文成公全书》 所载的 《思归轩赋》 在
某些表述上有差异，计文渊就对照

《思归轩赋》 书迹予以确认。
有人认为，“明代有一批名儒学

士视书法为余艺，而其书法又时常流
露出本人的气质与学养，在书艺造诣
上确有鲜明的个性。王阳明就是其中
一位杰出的代表。”明代书画宗师徐
渭说：“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
建 （阳明） 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
书。观其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
蟠也，使其人少亚于书，则书已传
矣。”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归庄对王阳
明书法更是倾倒：“阳明先生一代儒
宗，而亦工于书法如此，岂非艺即道
耶？”明代朱长春评王阳明书法称：

“法度不尽师古，而遒迈冲逸，韵气
超然尘表，如宿世仙人，生具灵气，
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学也。”

由此，读阳明书帖，同是研习
“心学”也。

崖壁或宣纸上的线条“心学”
——读计文渊编注《王阳明书迹》


